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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空一鹤排云上
——“鸟中大熊猫”黑颈鹤的守护故事

新华社西宁9月14日电（记者潘德
鑫 周盛盛 李劲峰）从青藏高原到云贵高
原，数千里天路上，一排排黑颈鹤振翅高
飞、冲破层云，年复一年。最新观测数据
显示，我国黑颈鹤种群数量已从10年前
的万只左右，增加到现在的约1.7万只。

种群数量增长、栖息区域扩大，在高
原繁育、迁徙的黑颈鹤经历了从“人鹤争
地”到“人鹤共舞”。“鹤丁兴旺”见证高原
生态之变，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

从锐减到增长的“逆风飞翔”

在我国分布的9种鹤中，黑颈鹤是唯
一终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鹤种，其中青藏
高原是黑颈鹤的主要繁殖地，云贵高原是
它们的主要越冬地。黑颈鹤出生时通体
黄色，半岁时浑身披灰，成年时颈、尾变成
褐黑。因羽毛黑白为主，加上数量稀少，
黑颈鹤被称为“鸟中大熊猫”。

高原环境相对恶劣和脆弱，加上过去
部分地区开垦耕地、过度放牧，黑颈鹤数
量在20世纪末锐减至约6000只。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
若尔盖湿地，黑颈鹤每年5月飞来筑巢、繁
殖。当地湿地管理局负责人介绍，上世纪
90年代，若尔盖的黑颈鹤大约有400只，

“目前增长到1000只左右”。
不仅在若尔盖，多地黑颈鹤数量大幅

增加，活动区域明显扩大。在贵州省毕节

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前来越冬的
黑颈鹤从 30年前的 200多只增加到近
2000只，相邻的贵州省六盘水市今年首
次发现黑颈鹤活动。青海观测到黑颈鹤
的分布位点已超过100个。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北
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团队分别开展的观测
项目最新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黑颈鹤数量
在1.7万只左右，比10年前增加约7000
只，种群增速明显。

北京林业大学郭玉民教授团队长期
关注和研究黑颈鹤。他打开手机定位追
踪软件，屏幕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彩色圆
点。郭玉民说，每个圆点都是一只带上卫
星定位追踪脚环的黑颈鹤，“每隔两小时
回传一次位置信息，以此研究黑颈鹤的分
布和迁徙情况”。

“观测发现，黑颈鹤栖息地域范围不
断扩大，迁徙路线更加丰富。”郭玉民说，
除了大家熟知的春夏往北、秋冬往南迁徙
方式，部分种群还会出现春季南迁、秋季
北迁、东西互迁等新现象。

基于种群数量不断增加，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2020年已将黑颈鹤在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中的保护级别由原来的“易危”调
整为“近危”，从受威胁物种名录中移除。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来兴说，黑颈鹤是高原生态环境变化
的指示物种，“‘鹤丁兴旺’成为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范本”。

从“争地”到“共生”的生态共识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吸
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体验。包括黑颈鹤
在内，每年数以万计的候鸟来到青海湖鸟
岛繁衍生息和迁徙经停，曾有大量游客慕
名前来观鸟。

如今，鸟岛上的游客服务中心变成生
态管护站点，各类旅游经营设施已被拆
除。2017年以来，鸟岛景区闭门谢客，停
止一切旅游经营活动，让“观鸟天堂”恢复
为“鸟的天堂”。

碧水蓝天，万鸟欢歌。“减少人类干
扰，改善湿地生态，是对黑颈鹤等各种鸟
类的最好保护。”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局长何玉邦说，从景区到湿地，
从开发到保护，如今每年都有上百只黑颈
鹤来鸟岛及周边湿地繁衍栖息。

从“人鹤争地”到“人鹤共生”的变化，
近年来在黑颈鹤种群的越冬地、繁衍地成
为普遍场景。

在贵州威宁草海畔一座污水处理厂
管护设备的江长林，脑海中不时闪现他曾
在草海上撑船捕鱼的画面。“我20多岁就
在草海捕捞鱼虾，水浅用撮箕，水深就撒
网。”江长林回忆，平日围湖捕鱼，周末载
客观光，“最多时一天收入能超过1000
元”。

海拔超过2000米的威宁草海，周边
不仅居住着数万居民，也是黑颈鹤的重要
越冬场。

20世纪中期开始，由于人口增长、生
计贫困，当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向湖要
粮。最高峰时，草海中上千条渔船捕捞，
4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骤减至 5平方公
里。鱼虾减少，水质变差，黑颈鹤几近绝
迹。

直面困境，痛下决心。全面禁渔、关
闭码头、污水处理，近10年来威宁县退城
还湖2万亩、退耕还湖6万亩、通过生态移
民退村还湖5000多户、新修1个万吨污水
处理厂……

当地投入60多亿元治理后，焕然一
新的草海湿地，终于唤回黑颈鹤漫天盘
旋。年过40岁的江长林“洗脚上岸”后，
成为一名草海巡护员，兼职污水处理厂管
护。同样忙碌，却是不同心境，“不与黑颈
鹤争地，才能给自己和子孙留下一片绿水
蓝天”。

“只有人鸟共生，才能长远发展”，已
成为众多黑颈鹤保护地的共同理念。在
甘肃尕海，周边禁止采砂、退出采矿、禁牧
休牧，湖泊告别三度干涸历史，水域面积

不断扩大，黑颈鹤回归翱翔；在云南大包
山，当地实施栖息地生态修复项目，恢复
湿地超过9000亩，为黑颈鹤预留更多栖
息生态空间。

从“驱赶”到“共舞”的千里守护

“黑颈鹤开始北飞，请注意‘接驾’”
“已安全抵达若尔盖，请放心”“路过高秆
植物和电线，请观察是否有受伤雏
鹤”……尽管黑颈鹤早在数月前就已飞
离，但贵州威宁草海巡护队副大队长刘广
惠的手机上，仍然不断接收着来自黑颈鹤
迁徙路上的各种信息。

这个名为“黑颈鹤保护网络”的微信
群中，147名成员都是来自青海、西藏、四
川、贵州、云南等省区的生态环保巡护管
护人员。事无巨细的关心、心心念念的背
后，是沿着黑颈鹤迁徙路线的一场旷日持
久、绵延千里大守护。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百鸟苑，两岁多的
黑颈鹤“小灰”正在林间觅食，遇到游客也
毫不害怕。2020年秋，这只不足半岁的黑
颈鹤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野
外落单，被当地牧民发现后送来西宁进行
紧急救助。

“刚来时小家伙身体很虚弱。因为全
身灰色，我们给它取名‘小灰’，每天单独
喂养鱼苗、麦粒等食物。”西宁野生动物园
相关负责人何顺福介绍，经过全身体检、
伤口处理、单独饲养后，小灰恢复健康，逐
渐掌握各类生存技能，“等小灰完全长大
后，我们将通过配对，繁育更多小黑颈
鹤”。

祁连山南麓，年近六旬的郭玉民教
授，正带着学生观测和分析黑颈鹤幼鸟换
羽的时间和规律。“在西部地区很多民族
传统文化中，黑颈鹤是吉祥的象征，深受
群众喜爱。”郭玉民说，黑颈鹤繁殖、抚育、
迁徙还有很多未知谜团，需要通过科研观
测来发现，“知晓黑颈鹤，才能更好保护黑
颈鹤”。

每年秋季，云南昭通、贵州威宁等黑
颈鹤越冬地的不少农户，都会将靠近湿地
种植的土豆、玉米、萝卜等农作物，采收一
部分，留下一部分在地里供秋冬归来的黑
颈鹤取食。

“以前怕鸟来，现在盼鸟来。”贵州省
威宁县草海镇塔山社区农民潘东虎说，过
去全家人靠玉米、土豆、蔬菜生活，看到地
里出现黑颈鹤都是驱赶，如今家里宽裕
了，不用再与鹤争那点粮食，“黑颈鹤多
了，意味着环境好了，家乡生态变好，人和
鹤都能一起过得更好”。

这是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万吨生活污水处理厂（2019年6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在贵州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栖息的黑颈鹤（2021年1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